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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艳 ，

你哭 什

么？

你，嘴 唇 紧 绷 出
严肃 、好 强 的 线 条 ，
一双 扑 闪 的 大 眼 睛 透
出一 股 灵 气 。坐 在 车
间办 公 室 的 长 条 凳 上 ，

当着 厂 领 导 、车 间 领 导和 笔 者 的 面 ，
你哭 了 。眼 泪 掉 在 你 那 双 创 造 过 每 分
钟打 结 35次 以 上 、为 你 争 得“省 级 操
作能 手 ”荣 誉 的 小 手 上 。作 为 西 安 市
最年 轻 的 劳模 ，全厂 年 龄最小 的 党 员 ，
年年 的 厂 级 先 进 ，同 龄 人 中 的 佼佼 者 ，
你哭什 么 ，孟 艳 ？

莫非你想起 了5年 前 的 那 个 冬 天 ，
1 6岁 便 在 老 师 的 叹 息 和 同 学 的 挽 留 声
中哭 着 离开 了 校 园 。作 为家 里 的 老大 ，
弟妹 都 小 ，为 了 减轻 父 母 的 负担 ，你
放弃 了 那个瑰丽 的 “教师 梦”，到3511
厂当 了 一 名 “纱 女”。将 近 100分 贝
的噪 音 、来 回 不 停 的 走 动 、打 结 ，一
个班 下 来 累 得 连 话 都 不 想 说 ，好 多 次
你委 屈 地 在 父 母 面 前 哭 ，睡 在 被 窝 里
哭。可 哭 归 哭 ，干 归
干，上 岗 第 一 月 ，你
是同 期 进 厂 80人 中 唯
一保 质 保 量 完 成 生 产
计划 的 。有 了 这 一 开
头，你 就 再 也 没 有 落
后过 。

孟艳 ，你哭 什 么 ？
或许 你 想 起 了 全 家 人

在你 这 个 劳 模 身 上 付 出
的心 血 。和众 多 “纱 女 ”
一样 ，你 也 是 “一 人 上
班，全 家 服 务”。那 次
发高 烧 ，母 亲 打 电 话 替
你请 了 假 。谁 知 你 硬 犟
着要 去 上 班 ，说 什 么 班
组计 划 少 一 个 人 要 打乱 ，
月产 2000条 毛 巾 的 任 务
也要 “黄”。母 亲 无 奈 ，
只好骑 自 行 车 1个 多 小 时
从南 郊 家 里 把 你送 到 西
郊厂 门 口 。等 你 下 班 出
厂，父 亲 、母 亲 、弟 弟 、
妹妹 一 家 人 等 在 厂 门 口
接你 。你 脸 色 煞 白 、额
头烫 人 。一 家 人 见 状 慌
忙把 你 送 往 医 院 去 打 吊

针。你 仗 着 年 轻 力 胜 ，第 三 天烧 刚 退 ，
又精 神 抖擞 地 上 班 了 。为 了 提 高 打 结
速度 ，你脖 子 上 总 挂 着 一 缕 棉 纱 ，得
空就 在 家 里 练 机 下 打 结 。父 亲 为 你掐
表，弟 妹 为 你数 数 ，为 了 不 使 棉 纱 飘
动，大 热 天 家 里 连 电 扇 都 不 开 ，一 家
人热 汗 淋 漓 地 陪 着 你 受 罪 。终 于 把你
的打 结 速 度 从 每 分钟 18个 结 提 高 到 每
分钟35个 结 以 上 ，成 为 同 期 进 厂 工 人
中打 结 速 度 最 快 的 一个 。

孟艳 ，你 哭 什 么 ？难 道 你 还 在 为
失去 那 几 次 宝 贵 的 上 学 机会 而 伤 心 ，
为工 友 对 你 的 疏远 而 难 过 。去 年 11月
份，你报 名 上 夜 校 学 日 语 ，希 望 不 断
充实 和 提 高 自 己 。可 厂 里 三 班 倒 影 响
上课 不 说 ，有 时 车 间 人 手 不 够 ，你 不
得不 顶 班 扩 台 上 岗 。就 这 样 仅 学 了 四
个月 的 日 语 到 最 后 也 只 好 放 弃 了 。今
年4月 ，厂里 准 备 推 荐 你 去 上 青 年 干
部管 理 学 院 。你 知 道 后 高 兴 坏 了 。每
次回 家 路 过 学 校 门 口 ，你 都 推 着 车 子

慢慢 从 门 口 走 过 去 ，忍 不 住 多 往 里 看 几
眼。谁 知 没 过 几 天 ，党 委 组 织 部 就找你
谈话 ，希 望 你能 留 在 一 线 给 工 厂 做 更 大
的贡 献 。面 对 组 织 的 决 定 ，你哭 着 服从
了，谁 叫 你 是 共 产 党 员 呢 ？以 后 每 次 回
家你都 绕 开 学 校 所 在 的 那 条 马 路。1990
年3月 ，车 间211—216#车 位 六 台 毛 巾
织机 ，换 了 4位 挡 车 工 均 未 完 成 作 业 计
划。20岁 的你凭着 娴 熟 、扎实 的 基本功 ，
把这六 台 “老虎 车”“训 ”得服服贴贴 ，
当月 产 量 就 完 成 计 划 的 108.67%，一 等
品率 是 质 量 指 标 的 105.72%。许 多 人 朝
你竖 起 了 大 拇 指 ，但 也 有 人 认 为 你 是故
意逞 能 ，晒 别
人，开 始 冷 落 、
疏远 你 ，自 从
当劳 模 以 后 ，
这种 迹 象 更 明
显了 ，包 括 一
些和 你 一 块 进
厂，情 同 手 足
的姐 妹 ，你 好
精彩 ，你 好 无
奈。

孟艳 ，你
哭什 么 ？你 是
劳模 ，更 是 女
孩子 ，你 有 权
利哭 。笔 者 问
你对 当 劳 模 而
失去 的 这 许 多
东西 怎 么 想 ？
你把 眼 泪 一 抹 ：
“ 我 不 后 悔 ，
从不 后 悔！”

（ 田 明 辉

宫玺 峰 文

惠振 武　摄 影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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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人才　别无选择
省农 行 三 原 干 校 段 斐

我是 一 名
普通 的 教 师 。
对于 我 来 说 ，
教书 育 人 和 培
养合 格 的 人 才
是我 光 荣 而 神
圣的 职 责 。我
也听 到 有 人 说 ：
“ 当 教 师 地 位

不高 ，赚 钱 不 多 ，管 事 不 少”，
似乎 干 这 行 有 点 “傻”。

不错 ，教 书 匠 的
手中 无 权 、无 钱 ，不
会给 人 以 利 益 交 换 。
但正 因 为 地位 的 不 高 ，
我只 能 向 上 走 ，不 能 做 自 暴 自 弃
的弱 者 。有 一 份 热 ，发 一 份 光 。
也正 是 由 于 地位 不 高 ，我 只 好 站
在三 尺 讲 台 前 ，手 拿 二 寸 粉 笔 ，
来书 写 自 己 的 青 春 ，编 织 自 己 对
未来 最 美 好 的 憧 憬 。让 髦 发 与粉
笔灰 溶 为 一 色 ，让 自 己 的 心 血凝
为三 秦 大 地 事 业 的 硕 果 。振 奋精
神，培 育 英 才 ，我别 无选择 。这 ，
便是 我 孜 孜 以 求 的 心 愿 。

面对社会上 的 各 种 冷 嘲 热 讽 ，
我统统视为反 面 的激 励 。有 耕 耘 ，
就有 收 获 。在 今 年 我 校 建 校 十 周
年的 日 子 里 ，我 校 已 培 养 出 各 种
专业人 才2314名 ，有 的 当 了 领 导 ，
有的 成 了 省 劳 模 ，还 有 的 著 书 立
说，发 表 了 不 少 学 术 论 文 。他 们
已成 为 社 会 的 中 坚 力 量 。看 到 他
们个 个 展 露 才 华 ，我 这 当 教 师 的
累点 、苦 点 没 啥 ，我 认 为 ：我 的

汗水 没 有 白 流 ，曾 滋 润 过 这 些
小苗 苗 茁 壮 成 长 。当 我 读 到 一
封封 由 全 国 各 地 已 工 作 的 学 生
来信 ，读 着 一 句 句 诚 挚 的 问 候 ，
我感 到 了 内 心 的 充 实 和 满 足 。
是呵 ，自 己 的 劳 动 得 到 了 丰 厚
的回 报 ，我 甘 愿 虔 诚 地 弯 下 自
己那 并 不 强 健 的 身 躯 ，为 他 们
走向 社 会 当 一
辈子 人 梯 ！

图片 上 的 这 位女 青 年 是 铜 川 矿 务 局 鸭 口 煤 矿
机电 车间 充 电 工 刘 少 青 。孩 童 时 她 曾 患 小 儿 麻 痹
如今她 身 残 志 坚 、1987年 开 始 自 学 汉 语 语 言 专 业 ，
多年 来 ，她 勤 奋 耕耘 ，锲 而 不 舍 ，如 今 十 门 功 课
已全部取 得 合格证 书 。　王清林 摄

情也依 依

心也依依

两地情
人生如梦 。端 详着镜 中 的

我，心 中 不禁有 几许凄哀 ：一
眨眼风华 正茂的 岁 月 已逝 ，如今的我 已成了 半老
的“徐娘”。

人常 说“三 十 而立”，可我却 立 而未 立 ，学
而无获 。偶尔从 一位 同 事 的赠 言簿 上看到这样 一
句话：“性格即命运。”仿佛这话即冲我而 言 。

我这人天生 的倔 犟 、固执 。想 当 初刚结 婚时 ，
爱人不动声色地为我办
妥了 调入他们单位 的 手
续。婚假满后 ，我兜揣
调动 申 请去找“冒 号 ”
签字 。不想“冒 号 ”一
见面就热情相告 ：除原
工作外 ，再压 一 副女 工
工作 的担子 予 我 。表明
了是对我的 “信 任”和
“ 重 视”。我 当 即便愉
快地应 诺 了 ，把调动 申
请不露痕迹地又带 回 了
正在家满情希望 等待 的
爱人 。这突 然 的变化 ，
着实 把 他 气 得 五 官 挪
位，而 我 又 丝 毫 没 动
摇之心 。于是 ，便听到
他气急败坏的怒吼：“请
你不要后悔！”我却很
是得 意 地 面 露 着 潇 洒
的笑 ：相隔 三 几十 里 ，
有什么关系 ？

于是 ，我在单位 “鹤
立鸡群”地过起 了 单 身
女“贵族”的生 活 。十
天半 月 的才 回 去一次 。

我们很快便有 了女

儿。很快女儿又到 了 入托的 年 龄 。渐渐地 ，我脸
上没 了 那潇洒的 笑 。爱人是开 车 的 ，整天东奔西
颠，常抱怨疲惫不堪地回 到家 里 ，面壁徒 影 ，连
口开 水都喝不上 ；我在单位带着女儿也打仗似的
紧紧 张张 ，真 累 人 。

一次星期六 ，我到幼 儿 园 接女 儿 ，老远便看
到她 奓着双小手 向我跑来 。我一把抱起孩 子 兴奋
地说：“莹莹 ，咱们今天可 以 回家 了！”女儿迷
惑地望着我：“妈妈 ，咱们 回哪个家？”一句话问
得我泪 水在眼眶 里 直打转 ，心里好不酸楚 。女 儿

已经四 岁 了 ，跟着我也是颠颠波波 ，人问她就答
有四个家 ，其实哪个是她真正 的家她至今也没弄
明白 。

更使人愁肠百结 的是坐车 回 去 。本来30多 里
的路骑 自 行车也可天天往返 ，可偏偏这里是 山 区
要翻座大沟 ，骑车 自 是不便 。坐公共汽车吧 ，这
里不象大城市几分钟便有趟车 。等 车时 ，我常幻
想爱人会突然开着 车 出现在我们面 前 ，或正好拉
货路过这里 。可这只是幻想 。每次等 车都需个把
小时 ，车 一来便随 了 人流使劲地往车 上挤 。一个
冬日 的 下 午 ，北 风呼啸着 ，公路上 的 废纸 、草 屑
在墙 角 打着 旋 。我拉着 女 儿瑟缩 在墙 下 等 了 半天

也没 见 车 的 踪 影 。天 已 朦 胧 。此 时 ，有 一 建 筑
单位 接 送 工 人 的 车 停 在 了 前 面 ，我便 拉 上 女 儿
没命地 跑 去 ，不 问 三 七 二 十 一 便挤 上 了 车 。可
车到 了 县 城 丝 毫 没停 下 的 意 思 ，眼 看 就 要 把 我
们拉 出 城 了 ，我鼓足 勇气对 司 机喊 道：“师傅 ，
给我们 停停 车 ！”没 想 那 司 机 开 口 就 怒 斥 道 ：
“ 谁 让你 上 来 的 ？这 车 是 不拉 外 人 的 知 道 不 ？
什么 人 都 想 沾 便 宜”。我 羞 得 满 脸通 红 。走 出
十几 米 后 司 机 才 极 不 情 愿 地 、嘴 里 依 然 不 干 净
地嘟嚷着 把 车 停 了 。我 低 着 头 ，一 声 不 吭 地抱

着女 儿 跨 下 了 车 。望
着车 尾 那 明 灭 的 灯 光
我的 泪 水 终 于 夺 眶 而
出……

有同 事 劝 我 ：你
何必 呢 ？你 图 什 么 呢 ？
我无 言 以 对 地 笑 笑 。
什么 也 没 图 上 ，什
么也 不 图 。后 悔 吗 ？
不！人 生 如 梦 也 罢 ，
性格 即 命 运 也 罢 ，必
竟我 在 努 力 自 己 驾 驭
自己 的 人 生 ，尽 管 这

很难 很难 。
现在 ，眼 看 女 儿 到 了 上 学 的 年 龄 ，爱 人又

劝我 调 回 去 ，且 回 他们 单 位 工 作 将 轻松得 多 。
可我 情 至 依 旧 ，只 希 他 调 到 我 这 。我 这 人 就
是这 么 固 执 、倔 犟 ，看 来 此 世 此 生 也 难 改 变
了。　（云 子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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